
从 1990年到 2021 年， 王金虎找到家人

足足花了 30 年的时间。 如今王金虎已经快

60 岁了， 洛阳寻亲团的成员也都和王金虎

年龄相仿。 近几年来， 王金虎感受到的不单

单是对亲情的渴望， 还有时间的紧迫。

时间不等人。 2011 年，寻亲团有一位女

士，在寻亲过程中罹患白血病，期望能尽快找

到家人进行骨髓配型，但却以遗憾告终。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都快 60 岁了。

再过几年还有几个能跑得动？” 王金虎说到

这里也十分感伤。 这几年， 寻亲团里就有四

五个寻亲者因病去世， 他自己的身体也不

好。 上有老下有小，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或因

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 或因为要照顾长辈

无暇腾出时间来寻找家人， 断断续续有人离

开， 有人不再活跃。

有人走， 也有人来。 十几年来， 洛阳寻

亲团的人员来来往往，一个不顺，打击一大片

人，一个成功的消息，又鼓舞更多人的士气。

随着去年“团圆行动” 的进行， 更多人加

入到洛阳寻亲团。 这次团长王金虎找到了自己

的亲人， 团里不少人大受鼓舞， 都来找他催着

再办一次认亲活动。 “有些人这次又急了， 他

看我寻到了以后又燃起希望了。” 回洛阳后，

王金虎组织大家在过完春节以后再来上海举办

认亲活动。 “我能找到家人， 凭借的就是坚

持。” 王金虎常常这样和寻亲团里的朋友说。

自幼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王金虎

从没放弃过对家人的寻找。 自 1990 年开始

到 2009年， 王金虎先后来过上海 4次。

就在寻亲的过程中， 王金虎有了另外一

个身份———洛阳寻亲团的团长。 起因来源于

河南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寻找当年上海送养

知情人的信息， 王金虎看到后主动联系了记

者， 以此为契机， 不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主

动联系上了他， 就这样， 一群人互通联系，

分享信息， 洛阳寻亲团壮大起来。

2009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金虎从

父亲的同事处得知自己的曾用名为毛凡。 很

快， 他就组织成员来到上海举办认亲集会。

虽然第一次认亲活动并没有取得成功， 但众

人并未就此放弃，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他们的寻亲之旅一走就是 12 年，人数也

从最初的 18人， 慢慢扩展到 300多人。

洛阳寻亲团第一次比对成功找到家人发

生在 2015 年。 在崇明举办的认亲活动中，

杨女士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那次王金虎正在

忙着嘉定认亲活动的筹办， 并没有到现场。

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 王金虎高兴地不得

了， 随后又帮忙操办起接杨女士的父母来洛

阳的事宜。

2021 年， 寻亲团成员吕瑞娟在嘉定公

安的协助下， 找到了家人。 在认亲仪式现

场， 王金虎作为河南洛阳寻亲团团长， 与嘉

定警方达成了共建协议， 为有寻亲需求的人

们提供帮助， 将公安机关的“团圆行动” 推

向深入。 2021 年 6 月初， 王金虎完成了生

物学样本的采集。 但几次比对下来， 都没有

期待中的结果， 志愿者劝他再试一试， 把他

的样本发往了江浙沪的大小城市。 好消息传

来： 与江苏昆山的一位老伯比对上了， 是他

的堂叔！ 得知家人生活在嘉定华亭， 嘉定的

志愿者和警方很快前往帮助核实寻找。 认亲

现场， 王金虎和母亲都忍不住抹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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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 泪水 喜悦 无奈
洛阳寻亲团团长的三十年寻亲路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家乡的河。” 1990 年， 王金

虎不过 20 多岁， 梦中惊醒， 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就和单位请假，

义无反顾地来到上海。 从这个梦起， 开始了他漫长的寻亲路。

2009 年， 洛阳寻亲团在王金虎的组织下组建起来， 如今， 这

个寻亲团里已经有十几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 日前， 记者和

王金虎聊了聊寻亲背后的心酸、 感动与泪水。

施福斌是一名寻亲志愿者， 2015 年因

为想寻找被自家送养的姐姐， 接触到了这样

一群寻亲的“游子”， 开始了他的志愿生涯。

寻亲志愿者的工作分为两部分， 大部分

时间里， 他们会拿着宣传单在可能的地方发

放， 走街串巷， 为远在洛阳的寻亲者找寻线

索。 在举办集中认亲活动时， 他们则担任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向导。 寻亲者远离上

海， 既听不懂上海话， 也不认得路， 人生地

不熟， 如果能有本地人帮忙再好不过。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 在一次认亲活动

中， 村里的邻居看到郭某某后用上海话对他

说： “我看你和我们村里的那个谁长得特别

像！ 他们家以前也有一个孩子被送走了。”

奈何， 听不懂的郭某某只能对他微笑。 几年

以后， 当他终于找到自己亲生父母后， 那个

同村人也在一旁， 直感叹很早以前自己就提

示过她了。

“受人之托，与人一诺，无论怎样都要把

这件事坚持下来。 ” 寻亲志愿者的工作在幕

后，默默无名，不像在街面上举着旗子指挥交

通，不能即时收到被帮助者的反馈，看到自己

的行动实实在在产生了效果， 反而可能好几

年都没有什么进展收获。 没有成就感， 成了

志愿者队伍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抱

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却被看不到

希望的工作打击得灰头土脸， 黯然退出。 施福

斌称现在寻亲的志愿者仅有不到 10 人， 他把

自己的家人都拉到了志愿者的队伍里。

另一重打击在于旁人的不理解。 每每前去

寻找线索， 旁人只当他们是收了钱来干活的，

意图就在谋求财产。 拿着传单的他们很难遇到

好脸色。 日晒雨淋在乡村里跑， 分文未取却要

忍受他们的指责， 心里很不是滋味。

能坚持下来， 不仅是那份沉甸甸的承诺，

也源于寻亲团的鼓励。 志愿者们和寻亲团同在

微信群里， 即时互联互通， 哪怕志愿者帮着做

了一件很小的事， 寻亲者们也总会送上最真挚

的感谢。

“寻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跨越漫

长岁月， 找到亲人， 需要的不仅是坚持不

懈， 也会面临令人唏嘘不已的情况。

有时没等到喜悦的泪水， 等来的却是几

十年没见的家人的猜忌、 排斥。 这在寻亲团

里也不少见。 面对失而复得的家人， 有些家

庭愿意接纳， 有些家庭则不然。 王金虎说，

父母健在的， 接纳程度会更高， 倘若父母不

在， 兄弟姐妹中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芥蒂。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钱。 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面对找上门的家人，

在欢喜过后，利益问题接踵而至。“他是不是

为了钱来的？ 认亲后会不会要分房子分财

产？ ”这样的疑云笼罩在原生家庭成员中。

2015 年， 寻亲团的一名寻亲者在基本

信息的比对中发现有一户人家与自己的信息

高度吻合， 想要进行进一步的 DNA 比对，

但没想到遭到了拒绝。 这户人家父母已经过

世， 两个女儿知道后想要认亲， 两个儿子却

坚决反对， 阻止家人进行血样比对。 “害怕

他来了以后住着不回去。” 理由简单而直接，

刺痛了在场其他寻亲者的心。

“咱们可能每一次回上海举办认亲活

动， 都要少一批人。” 找到的难度太大了，

找到之后也未必如愿， 不再找了。

为什么要寻亲？ 又如何能坚持 30 年？

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 忍不住的疑问。 王

金虎和洛阳寻亲团的其他寻亲者都很明白，

自己是被主动送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寻

亲会有怨气吗？

“寻亲就是寻找亲情， 我就是想弄明白

一件事， 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要把我送

走？” 王金虎介绍， 自己在洛阳的童年生活

吃喝不愁， 还算美满。 寻亲团里其他人的生

活也大多富足， 大家寻亲不是为了寻求更好

的物质生活依靠， 只是为了心中的亲情。

“家里肯定是很穷， 遇到了事儿才把我送

出来， 我一直坚信这点。” 王金虎说， 如果不

是早就对此释怀了， 谁又会坚持几十年苦苦寻

找家人呢？

但另一边， 主动将孩子送养的家人却对认

亲很犹豫， 王金虎的母亲就是如此。 “她因为

愧疚， 不敢面对我。 ”如今，王金虎和母亲交流

的最大障碍在于语言。母亲只会说上海话，能听

得懂王金虎说话， 王金虎却听不太懂上海话，

“连蒙带猜，我一直安慰我母亲，不要有这想法，

我能理解当年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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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乡村走访


